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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中寻找网络新词“怼”的来源,几乎找不到与之具有紧密联系的词。但在方言

中,方言词“ ”的意义和语音形式与“怼”十分相似,且具有广泛的使用基础,因此可以推测网络新词“怼”来源于

方言词“ ”,并且由于“怼”有加入共同语的趋势,可以将其视作方源词。而与一般的方源词相比,“怼”的词义发

生了较大变化,其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更加丰富,色彩意义也有所变化。这些变化反映了以网络为媒介的方源词

通过发展词义实现了扩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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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发展,新事物层出不穷,共同语中已有的词汇已不能满足人们的表达需要,对此除了词本

身的发展变化以外,方言中一些富有表现力的词也在不断充实着共同语。而在新媒体时代,方言进入共同

语的途径更加多样化,网络也是其中不容忽视的影响因素。一方面,方言词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网络语言的

发展,驱动了很多新词的产生;另一方面,来自方言的新词在网络语言的影响下实现了词义扩大化,不断丰

富着现代汉语词汇系统。本文以“怼”为例,探讨了“怼”从一个方言词变成方源词的过程,以及这种现象又

是如何体现方源词扩大的。

一、网络新词“怼”与共同语“怼”的比较

网络新词“怼”既出现在人们的言语交际中,也出现在网络媒体的报道里,前者零碎而难以记录,后者

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可以通过观察网络媒体的报道中“怼”的使用情况,对其意义进行归纳。于此,田
菊[1]和张薇薇[2]做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可以看出“怼”在网络中往往作动词使用,综合两人看法,可以将

“怼”意义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种:
其一,表示一物与另一物产生碰撞:
例1:夜间怼歪津昆桥栏杆

 

汽车面目全非司机不知所踪(今晚报
 

2017年12月12日)
例2:重炮怼坦克! 德自行火炮练平射反装甲(网易新闻

 

2018年3月2日)
例3:遂宁一小车超车时“怼”上拉砖货车(四川新闻网

 

2018年10月8日)
其二,表示态度上的对立和语言上的针锋相对:
例4:盖茨直接怼特朗普税改(搜狐新闻

 

2018年2月20日)
例5:美国国务卿诋毁中国

 

被非盟主席当场回怼(观察者网2018年03月09日)
例6:微信支付宝互怼:究竟谁的隐私保护更严格(环球网2018年7月10日)
其三,表示调侃和斗嘴:
例7:江疏影娜扎花式互怼 《花少3》收获亲密友情(2017年4月26日)



例8:《跨界歌王》张一山毒舌怼周冬雨:你进不了决赛(环球网2017年6月9日)
例9:欢乐! 刘国梁笑怼丁宁球技最差(新浪体育

 

2018年2月18日)
从上述三个义项看,不管是动作上的对立———碰撞,还是精神上的对立———表示态度上的不满,甚至

是亲昵式的对立———表示斗嘴,网络新词“怼”表示的都是一种对立关系。并且在这些句子中,“怼”均能独

立运用,也能与别的词自由组合。
在古代汉语中,“怼”也是一个词,但词义与网络新词“怼”有所不同。《说文解字》中对“怼”的解释是:

“怼,怨也,从心,对声。”可以解释为“怨恨”,体现情绪上的对立。用法上常作动词,如:
例10:尹生怼而请辞,列子又不命。(《列子·黄帝第二》)
例11:今或言商不以自悔而反怨怼,朕甚伤之。(《汉书·王商史丹傅喜传》)
例12:群相怨怼,无可如何。(《左文襄公奏疏·北路官军进剿大胜折》)
在现代汉语中,“怼”继承了古代汉语“怼”的语音形式和语义,也表示“怨恨”,但只能作为语素参与构

词,常与“怨”构成联合式合成词“怨怼”。从意义上看,虽然古代汉语“怼”与现代汉语“怼”也能表示核心义

素[+对立],但网络新词“怼”的义项更复杂且自成系统,义项之间的脉络关系较为明晰。如果仅仅是对古

代汉语的继承,这种变化速度似乎有些太快了,和语言的发展规律相违背。最重要的是,如果仅是“怨恨”
义的引申,语音上的变化就无法解释,现代汉语中的“怼”就是去声调,但到了网络语言中就变成了上声调,
这也不合常理。因此,并不能认为网络新词“怼”来自古代汉语中的“怼”。

二、方言词与网络新词“怼”的联系

既然无法从古代汉语中追根溯源,那么网络新词“怼”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关于这点,很多人做了相关的

研究。蔺伟[3]认为“怼”是从古代汉语“怼”的“怨恨”义发展而来,杨万成[4]认为“怼”来自方言词“撉”,更多的

人认为方言词“ ”才是“怼”的来源,持此观点的有霍壮[5]、颜旭[6]、杜思宇[7]等。前文提到网络新词“怼”与
古代汉语“怼”之间的区别,因此更适合将“怼”的来源锁定在方言中,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到底来源自哪个方言

词。这种寻根溯源需要从语音形式入手,寻找与网络新词“怼”读音相似,并且意义上有一定关联的方言词。
(一)方言词典中与“怼”有关的方言词

霍壮曾通过李荣《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8]寻找线索,指出与网络新词“怼”在语音形式和词义上有相

似性的词有六种,通过进一步检索,本文对此进行了补充:

1.《洛阳方言词典》:【 】tuei 向人投掷小石块儿或用拳头直打

2.《哈尔滨方言词典》:【 】tuei
 

①杵;捶
 

②塞

3.《太原方言词典》:【□】tuei (汽车)撞。

4.《万荣方言词典》:【□】tuei ①运动着的物体与别的物体突然接触;②碰见,遇到

5.《西安方言词典》:【□】tuei
 

碰撞

6.《忻州方言词典》:【□】tuei (用拳)捶、打

7.《乌鲁木齐方言词典》:【碓】tuei
 

碰撞

8.《厦门方言词典》:【搥】tui ①用拳头或棒槌敲打;②比喻相互争执;③一种推拿方法

从上述分类中可以看出,在很多方言中表达“撞击”义的词大多找不到对应的字形。这些词的存在虽

然可以从侧面为“怼”来自方言词的观点提供证明,但由于无法探求“怼”的来源词,暂且不谈。而在哈尔

滨、洛阳、乌鲁木齐和厦门的方言中,出现了“ ”“碓”和“搥”三个词,它们的词义与网络新词“怼”具有一

定的联系。后面二词是很多研究中都没有注意到的,那么“怼”的来源是否一定是方言词“ ”则需要进行

进一步分析。
(二)相似方言词的比较

通过《汉语方言大词典》,可以对这些方言词的意义作进一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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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搥”与“怼”的联系最薄弱。在《汉语方言大词典》[9]中,“搥”是“捶”的异体字,音“chuí”,解释有

以下几种:①<动>用棍棒打人或捣物(西南官话)②<投掷>晋语③<动>摘花(闽语)④<动>争;计较

(闽语)⑤<名>拳头(胶辽官话)⑥<量>拳(西南官话、粤语)。并且在《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中,“搥”只
在厦门方言中有类似的读音和词义。也就是说,“搥”与网络新词“怼”的联系仅有一例可以证明,这种联系

十分薄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 ”与“碓”两个词从语音形式上看,前者和“怼”更接近,但如果从词义上看,它们与“怼”的联系都比

较紧密。在《汉语方言大词典》里,“ ”(duǐ)有11个含义:①<动>捅;捶;搡。(北京官话、胶辽官话、粤
语);②<动>顶撞;冲撞而入(北京官话、西南官话、吴语);③<动>硬塞;硬杵(北京官话、胶辽官话)④<
动>抵消(江淮官话、西南官话)⑤<动>支撑(西南官话)⑥<动>伸(粤语)⑦<动>拉;用力拉(吴语)⑧
<动>取出(吴语)⑨<动>抽搐(吴语)⑩<动>不和睦双方相遇(西南官话);此外,还有<动>当面(西
南官话)。其中①②两个义项与网络新词“怼”十分相似。

“碓”(duì)的解释有以下几种:①<名>臼(西南官话)②<名>舂米的作坊(徽语)③<动>舂(西南

官话、吴语)④<动>猛烈冲撞(中原官话、兰银官话)⑤<动>用拳头杵人(东北官话)⑥<动>点(头)(闽
语)⑦<动>蹬;踢(吴语)⑧<动>用话语把别人话堵住(东北官话)。其中④⑤⑧三个义项与网络新词

“怼”十分相似。

单从意义上看,“ ”和“碓”都可以作为“怼”的来源,但是,如果从使用范围和义项的常用性上看,

“ ”广泛的使用基础和较高的使用频率为其成为“怼”的来源词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的①②两个

义项在北京官话、胶辽官话、西南官话和吴语、粤语中都可以找到相关用例,并且在《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

中可以看到,这些义项也是“ ”的常用义。但是“碓”与“怼”相关的义项只在东北官话、中原官话和兰银

官话中出现,并且“碓”的常用词义往往都与“舂米”有关,如太原方言、哈尔滨方言、忻州方言中的“碓臼”,
洛阳方言中的“碓杵”,万荣方言、成都方言中的“碓窝”,贵阳方言中的“碓杆”,娄底方言中的“碓嘴”,南昌

方言中的“碓身”等等。

古籍中“碓”和“ ”的词义也可作为例证。《方言疏证》对碓做出解释:“碓,春也。主发谓之机,古者

雝父初作春,硙 也。”《中州全韵》中还提到了“碓”的声调:“碓,舂也,又去声。”基本上,古代汉语中“碓”

只与“舂米”有关,并没有引申出“顶撞”义。而关于“ ”,《康熙字典》引用《集韵》中的解释:“ ,覩猥切,

音 。排也。又除耕切,音橙。橦也。”其中的“排”也可解释为“推”,“推”和“排”在《说文解字》中互为义

训。因此,“ ”在古代汉语中的意义基本可以解释为“推”和“撞”,进一步证明了“ ”的常用义和“怼”联
系更紧密。

因此,相比较而言,不管是语音形式,还是使用基础,不管是历时层面,还是共时角度,“ ”都比“碓”
和“搥”更适合作为网络新词“怼”的假借本字。可以说,这种在日常生活中具有较大的使用群体并且使用

较为频繁的方言词,才更能迅速地为大众所理解和接受。

三、“怼”的成词过程
 

虽然网络新词“怼”与方言词“ ”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判断“怼”的来源以及分析成词的影响因素仍需

要进一步探究。总体说来,网络新词“怼”的产生受到了音律、字形和语用等方面的多重压制。
首先,“怼”的产生受到了语用需求的驱动。网络中的言语交际既具有口语的特点———用词生活化并

且结构形式简单,又受到书面语的限制,必须以文字为载体。与此同时,网络将天南海北的人聚集在一起,
言语交流中会不自觉地带出各自的方言词,但此时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即需要用文字来表达方言词的相关

意义。虽然通过对比分析,推测出原方言词是“ ”,但由于这个词十分生僻,很少有人了解,更不可能将

它与“duǐ”联系起来,这就推动使用者在现代汉语中选择新的字形,“怼”就是在这样的驱动下产生的。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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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驱动因素来看,“怼”在形成初期相当于原方言词的借形词。
而选择载体的过程并不是无序的、偶然的,是充分考虑到了对语音、字形与要表达的相关意义之间的

联系,并且这些因素在“怼”成词之后又对其词义产生了影响,从而使“怼”虽然脱胎于方言词,却与原词有

着较大的差别。

“怼”的产生最先受到了方言词“ ”音律的制约。方言词“ ”在大众的一般认知中可及度较低,其字

形不明、用法模糊,但是它的语音形式对使用者来说是极为明晰的,属于凸显层面。因此,“怼”最先受到方

言词的音律压制,继承了后者的语音形式。而这种传承是基于语言使用者心智中已有的语言知识作为认

知参照点。“dui”这一音节较为特殊,现代汉语中仅有两个声调———阴平调和去声调,比起阴平调,和上声

同为仄声调的去声更适合作为替代声调,这就进一步缩小了选择的范围。而“怼”在现代汉语中的语音形

式为“duì”,与原方言词声母和韵母都没有变化,也符合使用者的心理预期。因此,这种语音上的制约因素

是“怼”成词的基础。
除了语音的影响,“怼”的产生也受到了字形的制约。汉字作为表意文字,字形与语义有着紧密的联

系,虽然在经历汉字简化后,这种联系变得渐趋微弱,但这种语言知识储存在汉民族的心智中。当语言使

用者想要构建出一个字形不明的词的外在形式时,这种信息自然而然地就会得到激活。“怼”的字形结构

是“上对下心”,有两相抵触的形象色彩,而方言词在词义中体现出[+对立]的语义特征,这与“怼”的形体

色彩有不谋而合之处。因此可以说,“怼”的产生受到了字形的压制。这种字形压制还体现在对语义的影

响上,由于“心”符的存在,使“怼”似乎更容易与情绪、态度相联系,从原方言词中继承来的语义反而处于弱

势地位。比如在百度资讯2019年1月1日至2月19日的79条新闻中,仅有1条是“碰撞”义,其他均是

和“态度对立”与“斗嘴、调侃”有关。在原方言词中“碰撞”义与“顶撞”义在使用频率上并没有这么大的差

距,但字形的制约,使词义受到字形的影响,更多地与情绪、态度上的对立相联系。这也体现了汉字作为表

意文字特有的信息传递方式,前几年的网络新词“囧”和“槑”也是在字形的影响下产生的,可见字形对成词

有着重要影响。
上述的影响因素是“怼”成词的语言内部因素,而使用者的知识水平则是从侧面促进了“怼”的形成。

语言使用者作为语言主体,其对语言的认知程度也影响着词语的产生。总体说来,知识水平越高的语主语

言知识的库藏越多,在实际语用中能提取的信息就越多,反之则越少。而在语言创新中,后者由于具有较

少的固化的语音、语义知识,往往成为创新的先驱,“怼”的产生就得益于这类人群的创造。第43次《中国

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显示,截至2018年12月,网民的学历结构中受过初中教育的人群最多,占

38.7%;而受过大学专科、大学本科及以上的网民占比分别为8.7%和9.9%。由此可见,大多数网络语言

的使用者并未受过高等教育。基于此,很多人对“怼”这个较为生僻的字都比较陌生,更不提了解其读音和

意义,因此可以说“怼”的产生是以原方言词词义和读音为基础的造词。而张薇薇认为表达“态度对立”义

的“怼1”来自古代汉语,但其他义项的“怼2”来自方言词“ ”。这种看法从语义角度出发并没有问题,但却

忽略了实际语用中使用者的心理,化简为繁的造词法并不适合快节奏的网民,也不适合教育水平并不高的

使用人群。并且,如果“怼”来自古代汉语,读音上没必要进行改变。因此,“怼”的来源不应该二分化,并且

从“怼”产生的驱动因素来看,它是作为一个方言词的替代进入网络语言中的,不管“怼”如何变化,其发展

都是从方言词“ ”出发的,应该来源于方言中。
总之,当人们在网络中进行言语交际时,想要使用方言词但没有确切的字作为参考,这就推动使用者

从现代汉语已有词汇中找到相关代替。而“怼”在语音形式以及字形上与“ ”的相似性使它能够传承

“ ”的信息,再加上其他因素的影响,从而形成了网络新词“怼”。

四、方源词的扩大化

虽然“怼”被称为网络新词,但从它的来源和实际的使用情况来看,更适合将其划分为方源词。刘叔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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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来自于方言并进入共同语的词定义为“方源词”,以示与方言词的区别。并且他在《词目的确定和使用的

范围》一文中对“进入共同语”的标准作出进一步阐释:“书面语中的方言词能属于民族共同语,要有两个先

决条件:其一,书面语所在的报刊须是权威性的,所在的著作须是当代规范的;其二,词的意义或表义方式

新颖奇特。”[10]
 

对于“怼”来说,第二个条件完全符合,需要商榷的就是是否符合第一个条件。虽然“怼”主
要的使用范围是在网络领域中,但从“怼”目前的发展状态来看,它已经逐渐被共同语所吸收。最好的例证

就是“怼”已经出现在“人民日报海外版”的新闻标题中,如“美俄会结束‘互怼’吗?”(2017年7月6日);
“美国与伊核五国怼上了”(2018年5月24

 

日)也就是说,“怼”符合“进入共同语”的标准,可以将之视为

“方源词”。
但是刘叔新在对方源词进行描述时还提到进入共同语中的方源词和存在于方言中对应的词彼此意义

一致,语音形式也相当接近。很明显,“怼”与原方言词相比意义产生了变化,并不一致。而这种情况体现

的是方源词的扩大化,即来自方言的词以网络为媒介进行传播,在频繁地使用中引申出了新的意义,并有

了加入共同语的趋势。这种发展既体现在词汇意义上,也体现在色彩意义和语法意义上。
(一)词汇意义的变化

词汇意义的变化可以分为一个词的意义的发展变化和词的一个意义的发展变化。一方面,方源词意

义的发展变化具体表现为义项的增多、减少和相关的消长变化。由于“怼”在不同的方言中意义均有区别,
因此在进入网络语言后往往表现为义项的减少,但这更有利于方言词的稳定发展。由于地域的不同,同一

个方言词会具有不同的意义,这些义项之间有的有联系,有的无联系,缺乏联系的义项往往会造成记忆和

使用的负担。在语言的经济原则体现得最为明显的网络语言中,孤立的义项更容易被淘汰,与此同时非常

用义项和常用义项之间地位也可能会发生转变。在“ ”与“怼”的转变中,类似于“伸手”“拉”和“取出”这
些意义与人们常用的“态度对立”和“撞击”义没有太大联系,因此这些义项就被淘汰了,而留下来的义项之

间联系则体现得更为紧密,更成系统。
另一方面,“怼”的词义变化也体现在一个义项上,具体表现为一个义项意义的扩大,即中心义素不变,

限定义素减少。[11]方源词“怼”在成词前有“顶撞”义,其内在的语义特征包括[+当面][+对上级或长辈]
[+不满][+反对][+说话],但是在成词后,只有[+说话]这个核心义素始终保留。比如前文中的例5中

的“怼”的语义特征是[+说话][+当面]和[+不满],例4中的“怼”语义特征为[+说话]和[+不满],除了

核心义素外,其他限定义素都或多或少发生了变化。
和一般的方源词不同,这些扩大化的方源词往往是以网络为传播媒介的。因此,这些方源词必然会受

到网络语言的影响。最常见的变化就是词汇意义有了差异,如“给力”在闽南话中是“激力”的意思,意指

“使劲”,而进入网络语言后,“给力”开始表示“带劲儿”,最终新的引申义进入了共同语。这种变化得益于

网络语言的快速传播,在一般语言领域中较长时间才能完成的词义引申,这些方源词通过网络领域中的频

繁使用在短时间内就完成了。
(二)色彩意义的变化

除了词汇意义的发展变化,“怼”的色彩义进入网络语言后也产生了差别变化。词的色彩意义通常是

指词在表示某一理性或概念意义的同时所表现出来的某种倾向或情调意义。[12]对于色彩意义的分类,人
们有不同的看法。这里采取齐治平的看法,分为七类,于此仅就“地方色彩”和“感情色彩”展开论述。

首先,方源词必然走出了方言区域,并在共同语中使用,因此,方源词的地方色彩是最容易消退的。正

如本文提到的“怼”,除了原方言区的人,很少有人能意识到它与方言的联系。并且随着“怼”意义的变化,
它与原方言词之间的相似度也逐渐减低,其地方色彩更容易消退。和一般的方源词相比,以网络为媒介产

生的方源词地方色彩消退速度更快。这一方面得益于网络语言的快速传播,使得这些词在产生后能够被

迅速地高频使用,从而更快地退去地方色彩;另一方面是由于网络上新词的数量十分庞大,地方色彩的陌

生感在夜以继日的新词冲击下很容易被消磨殆尽。因此,很多方言词在进入网络语言后,一般人不会想到

甚来自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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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感情色彩的变化也是以网络为媒介产生的方源词的特点。词义感情色彩的变化可以分成两种

情况,一种是词义原有义项的感情色彩的变化,另一种即某些词增加的义项带有褒或贬的感情色彩。[13]

“怼”主要体现的是后一种情况,“怼”增加了“调侃和斗嘴”这个义项,这个义项带有中性甚至褒义的感情色

彩,代表的是言语双方之间关系的亲密,和原先的“顶撞”义体现的贬义色彩有所不同。当然,感情色彩的

变化不是每个方源词都会产生的,只是当方源词的词汇意义产生变化时,感情色彩也更容易有所不同。于

根元提到“网络语言以幽默、风趣”见长,[14]这就使得网络新词在感情色彩上更容易体现出非贬义色彩,而
受到网络语言影响的方源词也是如此。

(三)语法意义的变化

方源词“怼”语法意义的变化一方面与韵律句法有关,另一方面也受到网络语言的影响。原方言词

“ ”作为及物动词,除了与宾语相结合外一般只带补语,基本不见前置状语的修饰,如:“他 得我一句话

也说不出来”。但是“怼”的用法就较为灵活,作动词时,不仅可以加宾语,还可以在前面加状语,如“怒怼”
“笑怼”“互怼”等等;同时也保留了加补语的用法,如“怼回去”“怼死”。相较而言,第一种最为常见,而这与

汉语韵律有关。“怼”是一个单音节词,而汉语中最小的音步是双音节音步,单音节是蜕化音步,不构成韵

律词。这就使“怼”要与其他句法成分结合,在句子中以双音节的形式出现。并且考虑到“强信息居后法

则”。[15]简而言之,双音构式是最具原型效应的现代汉语音节构式,“怒怼”“笑怼”比“怼”的可接受性和良

构性更高,并且“单音节状语+怼”的形式能突出动词,因此这种形式最为常见。
同时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更倾向于用“怼”来替代其同义词。从音节的数量上看,单音节的“怼”

更易与单音节形容词、副词相结合,形成“怒怼”这样的标准音步,这也是汉语中最常见的韵律形式。但

“怼”的同义词大多都是双音节词,如“冲撞”“调侃”等,它们本身就是标准音步,若要加以修饰限定,一般都

会用双音节词作状语,如“互相调侃”,但这和“笑怼”相比显得有些冗长,与语言经济原则相违背。若用单

音节词作状语修饰则不符合汉语的韵律习惯,汉语中不存在“笑调侃”“怒反驳”这样的偏正短语。因此,用
“怼”替代其同义词能更简洁、有效地传递语言信息,这不仅得益于“怼”词义的丰富,也受到单音节形式的

影响。
除了语音上的影响,网络语言中的书面语特点也对“怼”语法意义的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怒怼”“笑

怼”等用法口语色彩十分薄弱,更适合用于书面语中,而方言词则极具口语化,与之不兼容,因此无法加单

音节状语。而网络语言虽然依旧具有口语的种种特点,但其表达形式却是以文字为载体,因此“怼”的书面

色彩得到加强,从而产生了上述的用法,也加速了“怼”加入共同语的进程。
总体说来,以网络为媒介产生的方源词并不多,因为很多方言词在进入网络语言后只流行了一阵就迅

速消失,无法进入共同语。但是这种方源词一旦产生,在词汇意义、色彩意义和语法意义上就与一般的方

源词产生差异,前者比后者更加活跃,语言的动态性体现得更明显。这些变化以网络语言的特性为基础,
网络语言具有幽默风趣、以文字为载体的特点,与此同时又能在短时间内迅速传播,比一般的语言领域更

能使方源词实现扩大化。

五、余 论

从方言词“ ”到方源词“怼”,中间经历了复杂的变化过程。其成词不仅仅是以方言词为基础,更受

到了字形、语音和使用者知识水平的制约。并且同一般的方源词相比,以网络为媒介产生的方源词在成词

后因为网络语言的特性发生了扩大化,从词汇意义到色彩意义再到语法意义,其变化无一没有受到网络语

言的影响。当然,虽然这些以网络为媒介产生的方源词进入了共同语,但这并不代表它们能一直存活其

中。若要对这些方源词的发展进行预测,不能仅仅依靠方言,还需考虑到网络语言中这些词的使用现状,
毕竟这些词以网络为媒介,网络也是它们使用的主要领域。若是没有了广泛的使用基础,即使进入了共同

语,这些方源词依旧会消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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